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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夢
得
曾
在
《
避
暑
錄
話
》
裡
這
樣
評
說
柳
永
：
﹁柳
耆
卿
為
舉
子
時
，
多
遊
狹

邪
，
善
為
歌
辭
，
教
坊
樂
工
每
得
新
腔
，
必
求
永
為
辭
，
始
行
於
世
，
於
是
聲
傳
一
時

。
余
仕
丹
徒
，
嘗
見
一
西
夏
歸
朝
官
云
：
﹃凡
有
井
水
處
，
即
能
歌
柳
詞
。
﹄
﹂
從
此

段
話
中
可
見
，
柳
永
詩
歌
在
當
時
的
流
傳
盛
況
，
這
在
文
學
的
歷
史
上
，
恐
怕
也
屬
一

個
極
端
的
例
子
了
。
但
有
趣
的
是
，
還
有
另
外
一
個
極
端
，
那
便
是
一
般
文
人
都
不
太

喜
歡
柳
永
，
幾
乎
眾
口
一
詞
認
為
他
作
為
詩
人
格
調
不
高
，
屬
市
井
中
人
，
而
且
寫
詩

﹁多
近
俚
俗
﹂
，
﹁多
雜
以
鄙
語
﹂
，
淫
褻
俗
濫
，
總
之
不
為
士
人
道
。
譬
如
劉
熙
載

就
說
他
：
﹁詞
多
媟
黷
。
﹂
（
《
藝
概
》
）
王
灼
也
說
他
﹁唯
是
淺
近
卑
俗
，
自
成
一

體
，
不
知
書
者
尤
好
之
。
予
嘗
比
都
下
富
兒
，
雖
脫
村
野
，
而
聲
態
可
憎
。
﹂
（
《
碧

雞
漫
志
》
）
﹁但
譏
評
者
儘
管
譏
評
，
謾
罵
者
儘
管
謾
罵
，
而
無
形
中
都
受
了
他
—
—

直
接
或
間
接
—
—
的
影
響
與
暗
示
，
漸
漸
走
向
這
條
新
的
途
徑
來
了
。
所
以
少
游
被
東

坡
指
出
學
柳
的
確
據
，
也
只
好
俯
首
無
言
了
。
東
坡
雖
然
不
甚
服
氣
，
但
亦
因
柳
氏
的

暗
示
，
來
試
寫
他
的
豪
縱
不
羈
的
慢
詞
了
。
至
讀
柳
氏
﹃漸
霜
風
淒
緊
，
關
河
冷
落
，

殘
照
當
樓
﹄
等
句
，
亦
驚
賞
其
﹃不
減
唐
人
高
處
﹄
而
代
為
分
辯
其
﹃非
俗
﹄
了
。
於

是
王
觀
的
詞
集
也
取
名
《
冠
柳
》
了
。
即
如
蘇
黃
之
敢
用
俗
語
入
詞
，
秦
賀
等
之
鋪
敘

長
調
，
無
不
受
柳
氏
的
影
響
；
而
周
美
成
或
則
更
為
顯
著
。
其
他
二
三
等
作
家
，
在
模

仿
他
的
風
格
的
，
更
不
勝
枚
舉
了
。
﹂
這
說
來
真
是
一
個
悖
論
，
柳
詞
的
三
大
特
點
，

即
慢
詞
長
調
、
鋪
敘
展
衍
、
用
字
俚
俗
雖
常
被
人
詆
毀
，
但
又
被
許
多
文
人
借
用
，
箇

中
情
況
由
於
本
文
主
題
並
不
涉
及
，
因
此
不
能
展
開
。
而
且
所
選
此
首
《
望
海
潮
》
來

細
讀
，
本
身
已
說
明
了
問
題
，
即
柳
永
完
全
可
以
寫
出
另
一
種
詩

歌
，
開
闊
博
大
、
錦
腸
花
骨
，
正
如
歐
陽
凱
所
說
：
﹁錦
為
耆
卿

之
腸
，
花
為
耆
卿
之
骨
，
名
章
雋
語
，
笙
簧
向
發
﹂
（
參
見
《
崇

安
縣
志
》
，
柳
永
乃
安
徽
崇
安
縣
人
）
。

《
望
海
潮
》
一
詩
在
柳
詞
中
久
負
盛
名
，
在
我
的
詩
歌
閱
讀

範
圍
內
，
寫
杭
州
能
寫
出
如
此
富
麗
氣
象
的
，
此
詩
可
謂
碩
果
僅

存
也
。
難
怪
：
﹁此
詞
流
播
，
金
主
完
顏
亮
聞
歌
，
欣
然
有
慕
於

﹃三
秋
桂
子
，
十
里
荷
花
﹄
，
遂
起
投
鞭
渡
江
之
志
。
﹂
（
羅
大

經
《
鶴
林
玉
露
》
卷
十
三
）
金
兵
直
下
江
南
，
很
可
能
就
與
這
首

詩
有
關
，
與
﹁自
古
繁
華
﹂
的
錢
塘
有
關
。
須
知
﹁江
山
如
此
多

嬌
，
引
無
數
英
雄
競
折
腰
。
﹂
（
毛
澤
東
《
沁
園
春
．
雪
》
）
不

是
嗎
？
那
可
正
是
蒙
元
入
侵
前
夜
我
們
造
極
兩
宋
的
時
代
啊
！
而

柳
永
此
詩
又
正
好
為
我
們
全
景
地
展
開
了
宋
朝
的
輝
煌
與
燦
爛
。

那
也
是
一
個
物
極
必
反
的
時
刻
：
﹁蒙
古
人
的
入
侵
形
成
了

對
於
偉
大
的
中
華
帝
國
的
沉
重
打
擊
，
這
個
帝
國
在
當
時
是
全
世

界
最
富
有
和
最
先
進
的
國
家
。
在
蒙
古
人
入
侵
的
前
夜
，
中
華
文

明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處
於
它
的
輝
煌
頂
峰
，

而
由
於
此
次
入
侵
，
它
卻
在
其
歷
史
中
經

受
着
徹
底
的
毀
壞
。
﹂
杭
州
是
一
個
一
晌

貪
歡
，
視
審
美
境
界
為
人
生
最
高
境
界
的

南
宋
大
邑
。
它
雖
然
注
定
了
要
被
毀
壞
，

但
在
它
的
造
極
之
時
，
也
注
定
了
要
遴
選

出
一
位
詩
人
為
其
歌
詠
代
言
，
柳
永
正
恰

逢
其
盛
，
應
運
而
生
。

﹁東
南
形
勝
，
三
吳
都
會
，
錢
塘
自
古
繁
華
﹂
此
開
篇
三
句

，
柳
永
便
以
篤
定
之
內
氣
，
從
大
處
入
手
，
總
括
出
杭
州
古
老
的

人
文
地
理
及
不
懈
生
機
。
接
下
三
句
﹁煙
柳
畫
橋
，
風
簾
翠
幕
，

參
差
十
萬
人
家
﹂
屬
細
筆
，
以
補
足
繁
華
之
狀
貌
。
詞
色
直
是

﹁旖
旎
近
情
﹂
（
此
乃
柳
詞
一
貫
之
特
徵
）
，
令
人
想
到
杜
牧
的

﹁春
風
十
里
揚
州
路
，
捲
上
珠
簾
總
不
如
﹂
，
﹁二
十
四
橋
明
月

夜
，
玉
人
何
處
教
吹
簫
﹂
。

用
一
個
現
代
的
說
法
，
柳
永
這
一
細
筆
帶
出
了
南
宋
與
晚
唐

歷
史
的
互
文
關
係
。
而
南
宋
杭
州
的
繁
華
更
是
超
過
晚
唐
的
杭
州

，
它
﹁青
山
四
圍
，
中
涵
綠
水
，
金
碧
樓
台
相
間
，
全
似
着
色
山

水
。
獨
東
偏
無
山
，
乃
有
鱗
鱗
萬
瓦
，
屋
宇
充
滿
，
此
天
生
地
設

好
處
也
。
﹂
（
周
密
《
癸
辛
雜
識
．
續
集
下
．
西
湖
好
處
》
）
其

中
﹁參
差
十
萬
人
家
﹂
既
是
實
寫
，
也
是
力
發
千
鈞
之
慨
嘆
，
杭

城
之
宏
偉
在
此
一
舉
托
出
。
這
就
是
當
時
的
杭
州
，
﹁大
自
然
所

賦
的
空
間
既
如
此
逼
仄
，
杭
州
在
十
三
世
紀
遂
成
為
居
住
人
口
最

密
集
的
城
市
。
一
些
最
大
的
歐
洲
城
市
當
時
只
有
數
萬
居
民
，
若
和
中
國
的
﹃陪
都
﹄

相
比
，
唯
不
過
是
些
小
集
鎮
罷
了
。
杭
州
的
居
住
人
口
到
一
二
七
五
年
已
逾
百
萬
之
數

。
﹂
吳
自
牧
在
《
夢
梁
錄
．
卷
十
六
．
米
舖
》
中
也
說
：
﹁杭
州
人
煙
稠
密
，
城
內
外

不
下
數
十
萬
戶
，
百
十
萬
口
。
﹂
馬
可
．
波
羅
一
邊
為
杭
州
的
奢
侈
美
麗
傾
倒
，
一
邊

感
嘆
道
：
﹁世
界
上
再
沒
有
比
這
座
城
市
更
宏
大
的
了
，
它
方
圓
達
一
百
英
里
，
到
處

見
縫
插
針
地
住
滿
了
人
，
一
座
宅
院
往
往
住
着
十
或
十
二
家
。
市
郊
人
口
比
市
內
還
要

多
。
﹂﹁參

差
﹂
二
字
最
為
豐
富
傳
神
，
讓
人
感
受
到
杭
州
城
各
式
各
樣
的
樓
宇
，
真
實

建
築
高
低
起
伏
，
接
棟
連
簷
，
寸
尺
無
空
，
千
家
萬
戶
都
掩
映
在
翠
微
之
間
。
而
﹁煙

柳
畫
橋
，
風
簾
翠
幕
﹂
又
輕
輕
一
筆
寫
出
杭
城
溫
柔
安
詳
又
兼
熱
鬧
富
貴
的
一
面
，
此

雖
然
八
字
，
但
也
包
羅
萬
象
，
尤
其
是
街
巷
河
橋
中
埋
伏
的
風
流
蘊
藉
之
美
呼
之
欲
出

。
直
讓
人
回
到
了
那
過
去
的
時
光
，
彷
彿
我
們
來
到
了
﹁中
瓦
子
前
武
林
園
，
向
是
三

園
樓
康
、
沈
家
在
此
開
沽
﹂
的
一
幕
：
但
見
那
﹁店
門
首
彩
畫
歡
門
，
設
紅
綠
杈
子
，

緋
綠
簾
幕
，
貼
金
紅
紗
桅
子
燈
，
裝
飾
廳
院
廊
廡
，
花
木
森
茂
，
酒
座
瀟
灑
。
…
…
向

晚
燈
燭
熒
煌
，
上
下
相
照
，
濃
妝
妓
女
數
十
，
…
…
以
待
酒
客
呼
喚
，
望
之
宛
若
神
仙

。
﹂
（
《
夢
梁
錄
．
卷
十
六
．
酒
肆
》
）
這
不
又
正
是
杜
牧
遞
上
的
兩
個
名
句
：
﹁楚

腰
纖
細
掌
中
輕
﹂
、
﹁十
年
一
覺
揚
州
夢
﹂
嗎
？
不
正
是
張
祜
的
一
句
﹁月
明
橋
上
看

神
仙
﹂
嗎
？

趁着放假回家，
我去了家鄉遼寧本溪
的羊湖溝，一個素有
「楓葉之鄉」之稱的

地方。羊湖溝屬長白
山餘脈的丘陵地帶，
位於本溪與桓仁兩縣

交匯處，有着茂密的森林植被。
在我的心裡，羊湖溝一直是一個充滿風情

的地方，浪漫、唯美。但當金秋十月，它真實
地呈現在眼前時，我還是有種驚艷的感覺。

「到了羊湖溝，回頭不看秋」 ，羊湖溝的
楓葉之所以敢稱第一，是因為它的地理環境，
緯度高、霜期長。在東北，春賞翠綠夏賞海，

冬賞銀白秋賞楓。秋天羊湖溝最美的是楓葉，
溪水邊、山坡上，一簇簇的火紅耀人眼目，遠
觀山巒，紅黃綠交相輝映，層林盡染。舉目是
景，低頭是畫，讓人不得不感嘆大自然的妙筆
生花，美得彷彿連呼吸中都帶着一抹紅色。放
幾片中意的楓葉於水中，採集一片秋的思緒帶
回塵世，或與友人溪中戲水群聚楓樹下，與他
們一起感受生命的真實與可貴，眯起眼睛陶醉
在這山野中。

楓葉、卵石與溪水，構成一幅絕妙的山水
畫，是繪畫、攝影等藝術人採擷天地靈氣，醞
釀佳作的勝地。

上個世紀末本桓線還沒修通，但已經有大
批的畫家追尋美景爬山涉水來這裡寫生，因此

又叫畫家村。
藝術家手中的畫筆，自有另一番神奇，溪

水彈奏出悅耳的曲調，楓樹艷成穿透心靈的鑰
匙，卵石彌漫出雨潤的溫馨。

而攝影家的鏡頭中，奉上給我們的是一曲
別開生面的原生態樂曲，展現一幅幅充盈着自
然風韻的山水畫卷。料想莫奈筆下的印象派，
也描繪不出如此美妙的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
理想之地。

一縷秋風掠過，數點紅英染水，赤足溪邊
走，如入畫屏中。再美的風景，也有離別的那
一刻，如詩如畫的羊湖溝，一步三回頭中，與
你揮手告別。你的美，我已存於心間，當我想
起了你的時候，為我平淡的生活添一縷香。

如果一個社會，很多
人把做官作為首選職業，
那麼可說這是一個官本位
社會，倒不論時代的指針
是指在十一世紀還是二十
一世紀。人們對做官趨之
若鶩，自然就使官本位更

牢不可破。
做官雖也是一種職業，與其他百業卻有一個大

不同，就是握有權力。手中無權不叫官，官員擁有
權力自不成問題。問題在於，權杖若不受制約，再
加上頭頂又沒有星空，心中又沒有律令，則一定在
所轄的一畝三分地裡為所欲為，權力派生的好處也
由此層出不窮，用阿 Q 的話說，就是 「我要什麼
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

古人教育子弟讀書求上進，管用的辦法是強調

讀書可以做官，而做官的好處則使人甘願頭懸樑、
錐刺股。清末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第一回，私
塾先生王仁正是如此開導自己的學生： 「中舉之後
，一路上去，中進士，拉翰林，好處多着哩！」 學
生追問： 「到底有什麼好處？」 王先生說： 「拉了
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還要坐堂打人；
出起門來，開鑼喝道。」 學生年紀雖小，聽到 「做
了官就有錢賺」 一句話，口雖不言，心裡也有幾分
活動了。

一個小孩竟然會對 「做了官就有錢賺」 發生興
趣和共鳴，看似是小說家言，實則是當時社會一般
觀念的反映。千百年來，做官就有這許多好處，而
這許多好處，不做官是沒有的，自然，讀書不用功
，就做不到官，好處也就免談了。如此教化，等於
是做官從娃娃抓起，與此同時，做官的好處也從小
便根深蒂固了。在《官場現形記》問世前二三十年

，日本近代傑出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發表了
《勸學篇》，卻是勸人為學問而學問，如果 「青年
學生學問尚未成熟，便遽然求作小吏，以致一生沉
淪於微職」 ，那 「就像把做成一半的衣服押在當舖
裡贖不出來一樣」 。觀念之先進落後，並不必然受
制於時代之先後。

如今，做官的雖不再像從前那樣威風凜凜，使
百姓畏之如虎， 「坐堂打人」 之事也頗不多見，出
門 「開鑼喝道」 早成歷史陳跡，但從前的好處卻未
必衰減，看上去不再有的好處，有的換上了新瓶的
包裝，有的則推陳出新加以擴充。即以 「有錢賺」
而論，被揪出來的貪官，斂財動輒數以千萬計，已
使舊式官僚難以望其項背。前些年，一個縣委書記
公然宣稱： 「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 有些事
是只能做不能說，說了就要倒霉，但嘴上不說的，
也不見得就不在心裡奉發財為圭臬，更不見得就不
上下其手。 「官念」如此深入人心，做官的好處又
使人如此眼紅，也就怪不得不少家長至今仍以 「做
大官」 來鞭策孩子，以為名校畢業倘不能當上市長
、省長，則這書就算是 「白念」 了。

不過，比較起來，舊時代做官的，也頗有些好
處沒有趕上。譬如，眼下一些官員的一項好處是
「黃色收入」，這該是從前沒有的，即便有，也不

如現今普及。 「黃色收入」云云，實乃民間語文，
規範的表述是 「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
係」 。不過，規範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先前通行的
說法是 「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 。表述雖趨
於嚴謹與徹底，究竟也不能改變其道德問題的屬性
，因之既無嫖客名譽之難堪，更無霸王硬上弓者入
罪之後憂。因此，此項 「黃色收入」，可算是做官
的 「灰色收入」。

國外政界人物，也屢有緋聞，卻鮮見因此而有
損公眾利益者。熱衷此道的官員，設法以職務之便
利，用公家資源為情人埋單，可謂 「人同此心」，
有的想怎樣幹就怎樣幹，有的竟不能幹成，非不為
也，是不能也。不過，動用公家資源投桃報李，或
轉其為公職人員，或加以提拔，或擴大其住房面積
，與真正的兩情相悅而出軌，究竟還有不短距離。
個中官員或自以為魅力堪比西門大官人，每天都在
饕餮新鮮刺激的愛情。然則官人官人，首先是個
「官」，其次才是個 「人」。試看古今中外的風月

場中， 「人」的魅力何曾壓倒過 「官」的魅力、
「錢」的魅力？

《官場現形記》印行十餘年之後的一九一六年
，已經進入了民國的新時代，陳獨秀卻寫下了這樣
一段文字： 「惟中國之發財方法，不出於生產殖業
，而出於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為發財之捷徑，獵
官摸金，鑄為國民之常識，為害國家，莫此為甚。
發財固非惡事，即做官亦非惡事，幸福更非惡事；
惟吾人合做官、發財、享福三者以一貫之精神，遂
至大盜遍於國中。人間種種至可恐怖之罪惡多由此
造成。」 所謂 「國民之常識」 ，所謂 「合做官、發
財、享福三者以一貫之精神」 ，讀來竟使人全無隔
世之感。

齊
齊
不
會
說
甜
言
蜜
語
，
但
是
，
齊
齊
的
一
些
話
，
我
深
深
記
得
，
並

且
感
動
。

八
歲
時
，
齊
齊
說
，
我
來
保
護
你
。

那
時
候
，
我
是
一
個
內
向
的
小
女
生
。
大
院
裡
的
孩
子
們
在
一
起
玩
的

時
候
，
有
幾
個
調
皮
的
孩
子
總
是
拽
着
我
的
小
辮
子
，
拿
我
的
長
麻
花
辮
子

取
樂
。
我
害
怕
的
向
後
縮
去
，
這
時
候
，
齊
齊
挺
身
而
出
，
別
怕
他
們
，
我

來
保
護
你
。

有
齊
齊
在
，
我
很
安
心
。
從
那
時
候
起
，
我
成
了
齊
齊
的
小
尾
巴
，
而

齊
齊
，
理
所
當
然
的
成
了
我
的
保
護
人
。
很
久
以
後
，
我
知
道
，
這
一
生
一

世
，
齊
齊
，
都
會
用
他
的
心
來
保
護
我
，
不
讓
我
受
半
點
委
屈
。

十
二
歲
，
齊
齊
說
，
我
所
有
的
糖
果
都
是
你
的
。

和
齊
齊
去
公
園
玩
，
齊
齊
帶
了
許
多
糖
果
給
我
。
糖
果
好
甜
，
我
一
顆

接
一
顆
的
吃
，
齊
齊
看
着
我
貪
吃
的
樣
子
，
開
心
的
笑
，
他
將
口
袋
裡
的
糖

果
全
部
掏
出
來
，
放
到
我
的
手
心
，
慢
慢
吃
，
我
所
有
的
糖
果
都
是
你
的
。

不
僅
僅
是
糖
果
，
只
要
是
齊
齊
所
擁
有
的
，
只
要
是
我
所
喜
歡
的
，
不

等
我
開
口
，
齊
齊
就
毫
不
猶
豫
的
拿
出
來
給
我
。
很
久
以
後

，
我
知
道
，
齊
齊
所
有
的
一
切
，
都
是
我
的
，
並
且
只
會
給

我
。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將
自
己
的
一
顆
真
心
，
完
全
的
交
付

給
了
我
。

十
八
歲
，
齊
齊
說
，
我
會
等
你
。

那
時
候
，
不
顧
親
友
的
勸
阻
，
我
一
心
想
要
去
外
面
的

世
界
闖
蕩
。
臨
行
前
，
齊
齊
送
我
到
車
站
，
細
細
叮
囑
我
許

久
。
車
要
開
動
了
，
齊
齊
向
我
擺
手
，
累
了
就
回
來
，
我
會

等
你
。

無
論
我
離
開
家
多
遠
，
無
論
我

怎
樣
飄
泊
。
我
的
心
裡
始
終
多
了
一

份
牽
掛
，
因
為
我
知
道
，
在
遠
遠
的

小
城
裡
，
有
一
個
人
在
等
我
。
很
久

以
後
，
我
知
道
，
每
晚
下
班
歸
來
，

暖
暖
的
燈
光
下
，
齊
齊
一
定
會
在
窗

前
，
等
我
回
來
。

二
十
二
歲
，
齊
齊
說
，
我
會
陪

你
一
生
一
世
。

秋
天
的
時
候
，
我
和
齊
齊
步
入
了
婚
姻
的
殿
堂
。
婚
禮

上
，
親
友
們
起
哄
要
新
郎
對
新
娘
表
白
，
齊
齊
的
臉
紅
了
。

齊
齊
深
情
的
看
着
我
，
小
臨
，
我
不
會
說
甜
言
蜜
語
，
但
我

可
以
向
你
承
諾
，
我
會
陪
你
一
生
一
世
。

還
有
什
麼
比
這
份
沉
甸
甸
的
承
諾
更
能
打
動
人
心
呢
？

這
一
刻
，
我
的
眼
睛
模
糊
了
，
我
的
心
裡
湧
動
的
全
是
幸
福

。
從
那
時
起
，
我
知
道
，
齊
齊
，
這
個
從
童
年
起
一
直
陪
伴

我
的
人
，
從
此
以
後
，
將
要
陪
我
漫
漫
的
一
生
。

二
十
八
歲
，
齊
齊
說
，
如
果
有
一
天
我
走
了
，
誰
來
照
顧
你
呢
？

在
朋
友
的
喜
宴
上
，
齊
齊
多
喝
了
酒
，
回
來
後
胃
痛
不
止
。
平
時
都
是

齊
齊
照
顧
我
，
現
在
輪
到
我
照
顧
齊
齊
，
我
忙
得
手
忙
腳
亂
。
齊
齊
憐
愛
的

看
着
我
，
你
知
道
嗎
？
我
突
然
想
到
，
如
果
有
一
天
我
走
了
，
誰
來
照
顧
你

呢
？
所
以
，
我
決
定
要
戒
酒
，
要
鍛
煉
身
體
，
把
身
體
養
得
健
健
康
康
的
，

好
來
照
顧
你
。

我
的
眼
睛
再
一
次
潮
濕
。
我
們
約
定
，
為
了
能
夠
一
生
一
世
照
顧
彼
此

，
我
們
一
定
要
好
好
的
活
着
，
健
康
的
活
着
。
從
那
時
候
起
，
我
知
道
，
不

管
未
來
如
何
變
幻
，
這
一
生
，
我
和
齊
齊
終
將
相
依
相
偎
，
不
離
不
棄
。

每
一
次
遇
到
煩
惱
，
齊
齊
說
，
別
擔
心
，
有
我
；
遇
到
困
難
的
事
情
，

齊
齊
說
，
讓
我
來
；
每
一
次
的
幸
福
與
喜
悅
降
臨
，
齊
齊
卻
說
，
這
一
切
，

都
是
因
為
你
。

齊
齊
最
常
說
的
一
句
話
是
，
擁
有
你
，
我
很
幸
福
。
親
愛
的
齊
齊
，
我

想
說
，
今
生
今
世
，
擁
有
你
，
我
亦
很
幸
福
。

《望海潮》裡夢杭州 柏 樺

安
德
森
之
遺
憾

邵
火
焰

做官的好處
滕朝陽

齊齊說 張 珂

當黃澄澄的稻子在秋風中笑彎了
腰，農家秋收就開始了。小時家裡窮
，買不起機械，稻子是父母用鐮刀一
刀一刀割下的。為了節省時間，父母
在前面收割，我和弟弟跟着後面將打
好的草繩摞起來放在他們身邊。但我
們究竟是孩子，幹不了多長時間就偷

起懶，在田地裡瘋跑起來。母親也不責罵，只扯着嗓子提醒
我們 「小心腳下，別糟踐了稻子」 。待瘋夠了，跑累了，我
們便接着幹起來。

父母給我們的主要任務還是拾秋。秋收時節每天放晚學
回家，我們便和小夥伴拿着口袋和鐮刀去撿拾留在地裡的稻
穗。由於怕我們偷懶，父母們承諾，誰家的孩子揀拾的多，
當晚就為其煮生病時才能吃到的雞蛋。於是，我們卯足了勁
展開競賽。

為了能吃到雞蛋，我和弟弟妹妹每次都早早地趕到地裡
，我和弟弟拾，妹妹將稻穗割下裝進袋中。儘管如此，與年
長的夥伴相比，我們還是很少勝過他們。一次，暮色降臨，
「常勝將軍」們又抬着口袋滿載而歸，回家領 「獎」時，弟

弟哭着說，哥，我們什麼時候能吃到雞蛋啊。我說，快了，
只要我們加把勁，一定會吃到的。弟弟說，哥，要不我們偷
人家地裡的稻子充充數，也吃上一回吧。我說，這倒是好主
意。妹妹卻說，不行，要讓爸爸知道，非打死我們不可。父
親最恨我們做事不誠實。妹妹說，這幾晚天上不是有月亮嗎
，我們使勁幹，拾得比他們多再回家，這樣，爸爸媽媽就給
我們煮雞蛋了。

就這樣，我們三個小黑點在空曠的田野裡努力幹着。剛
幹了不一會兒，妹妹怯怯地說，哥，我怕。跟着，弟弟的心
也動了。我說，難道你們不想吃雞蛋了。他們一聽這話，狠
狠地咂了一下嘴，跟在我後面繼續幹起來。這時，遠處傳來
母親喚我們回家的聲音，妹妹就迎了上去。母親嗔怪說，傻
孩子，天都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家？我倔強地說，他們能
吃到雞蛋，我們也能。說完，繼續低頭幹。母親說，能有這
股不服輸的勁兒，就都是媽媽最好最好的孩子。說完，從懷
中掏出還熱乎的雞蛋一一遞到我們手中。

那晚，我吃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煮雞蛋。

拾秋 范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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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八月
，南斯拉夫著名紙媒
《政治報》開闢了一
個特別專欄《二戰老
兵講故事》。今年九
十三歲的二戰老兵安
德森講的一個故事，

讓讀者唏噓不已。
一九四二年，南斯拉夫一支部隊在森林中

與德軍相遇，一個小時的激戰後，安德森和齊
霍耶兩名戰士與部隊失去了聯繫。這兩名戰士
來自南斯拉夫同一個小鎮波紮雷瓦茨。

安德森和齊霍耶兩人在森林中艱難地跋涉
，他們互相鼓勵、互相安慰，像親兄弟般相互
照顧。然而，十多天過去了，仍未與部隊聯繫
上。他們面臨着的最大威脅是飢餓，因為每天
尋找到的食物很少。

這一天，他們打死了一隻鹿，依靠鹿肉又
艱難地度過了幾天。也許是戰爭使動物四散奔
逃或被殺光，這以後他們再也沒看到過任何動
物。這僅剩下的一點鹿肉，背在安德森的身上
。糟糕的是，一天他們在森林中又一次與德軍
相遇，他倆聯合作戰，默契配合，巧妙地避開
了敵人。走在前面的安德森以為敵人擊退了，
已經安全了，他長噓了一口氣，可是沒想到
「砰」 地一聲槍響，安德森感到肩膀上一陣鑽

心的疼痛，他中彈了。安德森撲倒在地，齊霍
耶惶恐地跑了過來，他害怕得語無倫次，抱着
安德森的身體淚流不止，並趕快把自己的襯衣
撕下包紮安德森的傷口。晚上，儘管飢餓難忍
，可他們誰也沒動身邊的鹿肉。萬幸的是，第
二天，友軍的部隊救出了他們。

一九四六年安德森和齊霍耶雙雙退役，他們回到了家鄉波
紮雷瓦茨。開始，齊霍耶好像很怕見安德森的面，每次見面，
安德森敏銳地覺察到齊霍耶的目光總是躲躲閃閃，有幾次齊霍
耶流着淚擁抱着安德森，那神情分明是想懺悔什麼，但都被安
德森顧左右而言他地擋了回去。其實，安德森知道他想說什麼
。後來安德森在日記中記載了這點： 「我知道齊霍耶想說什麼
，他要告訴我那一槍是他開的。其實，當他抱住我時，我就知
道是他幹的。我碰到了他發熱的槍管，看到槍口還有煙在飄出
。我知道他想獨吞我身上的鹿肉，我也知道他想為了他的母親
而活下去。」

在後來的交往中，安德森假裝根本不知道此事，齊霍耶以
為安德森真的不知道，也就從此放下了包袱不再提及。他們成
了好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玩樂，情同手足。可是十年後，在
一次酒會上，安德森當着齊霍耶的面卻說出了埋藏在心裡十多
年的秘密。齊霍耶羞愧地提前離席而去。連續幾天，安德森沒
見齊霍耶的面，到他住地一打聽，已人去樓空。鄰居告訴他，
齊霍耶連夜搬離了小鎮。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安德森
懊悔不已，多方託人尋找，再也沒找到齊霍耶。

這個故事告誡我們：朋友之間應該有一些距離，就像隔着
一層半透明的窗戶紙看室內，你覺得乾淨整潔，但一旦捅破這
層窗戶紙，你就會發現其實屋子裡充滿了灰塵和污垢，甚至地
板上還有垃圾。人與人之間同樣如此，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或
多或少的污點，你只能將它保留在心中，哪怕是雙方心照不宣
也可以，切記的是，你就是不能說出來。

羊
湖
溝
之
美

青

衫

忘憂尾蛺蝶 黃康華（攝）


